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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假新聞」的討論都與美國大選與英國脫歐事件有關，卻可能因此忽略

假新聞事件源自當地情境，不同社會會因為不同理由而出現假新聞。本文以加薩

走廊、阿拉伯之春為討論案例，藉以瞭解阿拉伯世界的假新聞現象，並兼論主流

媒體如何判讀有關阿拉伯之春的新聞真假。本文認為，假新聞事件似可說明阿拉

伯世界企圖創造資訊逆流，也凸顯新聞記者無法在場時，更容易有假新聞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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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假新聞與資訊試圖逆流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過後，川普當選引發世界譁然，檢討的聲音到現在都

沒有停止，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有關假新聞（fake news）的探討。目前受到矚目的

假新聞必然與政治有關，美國總統選舉、英國的脫歐公投後，都是近年探討假新

聞時經常提到的案例。也讓「假新聞」一詞，成為全球最關注的議題。

源自假新聞現象發展後，2016 年牛津辭典挑出「後真相」（post-truth）為

年度名詞。《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註解為：「真實已死，事實已逝。」

（Truth is dead. Facts are passe.）(Wang, November 17, 2016)。正確來說，post 在

此並不是「之後」（after）的意思，更正確的說法應是「無關的」（irrelevant） 

(Berghel, 2017)，後真相更催生出吸引注意力的假新聞 (Sismondo, 2017)。假新

聞指的是「刻意、證實為假，卻用來誤導讀者的新聞報導」。在美國 2016 年大

選後，更在意假新聞的政治意涵。假新聞常包括欺騙、宣傳、謊言，並且像病

毒一樣大量傳播。更特別的是，美國的假新聞常是利用臉書和推特傳播 (Yang, 

January 4, 2017)。英國脫歐事件事後也發現，在英國的脫歐公民投票上，主張「離

開」（leave）歐盟的主張在社群媒體上，就有較多的追隨者 (DiFranzo & Gloria-

Garcia, 2017)。

美國、英國假新聞事件引發全球關注，經驗卻未必能夠借鏡。印度學者

Bhaskaran, Mishra, & Nair (2017) 則認為，目前假新聞的討論大量聚焦在美國和

英國案例，其實印度也有假新聞事件發生，情況卻和英美不同。Bhaskaran 等

人指出，1995 年 9 月，有謠言指出受民眾歡迎的印度女神 Lord Ganesha 神像

在喝牛奶，這個訊息很快像病毒般傳開，以致寺廟外有大量民眾準備了牛奶，

排隊等候好幾個小時要給神像喝。不久，印度的在野黨領袖準備牛奶給女神一

事，也出現在電視新聞報導中。接著全球重要媒體 BBC、CNN、《衛報》（The 

Guardian）、《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都報導了這則新聞，印度大報

也跟著報導。不過，那時候的網路沒有今日發達，所以沒有在網路發酵。

Bhaskaran et al. (2017) 接著指出，現在女神喝牛奶的案例偶而會在網路出現，

似乎已經是個無害的欺騙，但最近印度又有兩個案例和假新聞有關。網路上瘋傳

民眾以私刑處死兩名青少年的影片，並強調事件發生地點在印度，事實卻是發生

在巴基斯坦。另外還有一個有關私刑處死的影片在網路流傳，其實是屠宰母牛的

畫面，這兩個假新聞都在社群媒體上造成混亂（同上引：42）。

Bhaskaran et al. (2017) 發現，民眾之所以傳播這些假新聞，其中一個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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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缺乏媒體素養。由於民眾較習慣接觸傳統媒體，當他們使用社群媒體時，並無

法分辨真實與虛構。另一原因為迴聲室（echo chamber）的存在以及缺少資訊來

源等因素導致（同上引：43）。他們更認為，美國和英國關心的假新聞問題，較

是為何人們喜歡假新聞甚於真實新聞的面向，在印度假新聞的問題基礎則不相

同。印度政治人物與黨派團體經常透過網路平臺，傳播假新聞與半真半假的宣傳

技倆；印度右翼政府為聯繫民眾情感，還廣泛使用典型的後真相策略，會選擇半

真實甚至是謊言來維持民眾歡迎。目前印度總理使用社群網路發布政府訊息的情

形，已經超過透過主流媒體發布的比例。若干持不同立場的全國與地方媒體，就

會被認為是反政府的立場（同上引：44）。

而在臺灣，近期也有假新聞事件出現，問題基礎與英美、印度又不相同。

以 2017 年出現的「滅香」案件為例，此事引起極大的新聞風波，宮廟人士也因

此到凱道陳情抗議。「府院私下認為，這可能是來自大陸的訊息陰謀」（TVBS 

NEWS, 2017 年 7 月 22 日）。《端傳媒》的報導也指出，因為「中國假新聞」這

隻攔路虎，讓原先能聚焦討論的議題，形成在「中國因素」烏雲下的「假新聞」

與「假假新聞」的新戰場（何欣潔、李映昕，2017 年 7 月 24 日）。此外，大潭

電廠在 2017 年夏季跳機，造成全臺 17 縣市大規模停電，經濟部長李世光請辭獲

准。總統府則發文更正《蘋果日報》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發布的一則題為〈蔡震

怒點名　要李世光走人〉的報導，認為「相關情節純屬虛構」；並對「媒體在未

經查證下任為矯作不實情節，感到非常遺憾」（葉素萍，2017 年 8 月 16 日）。

上述兩樁事件，情節並不相同，疑似中國等外力介入部分自然值得關注。民

進黨立委因而擬提《反滲透法》草案，以規範網路流傳假新聞（盧素梅，2017b 

年 3 月 13 日）。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亦表示：

有關包括假新聞在內等透過網路散布不實訊息的新型態安全威脅，

已是各國高度重視的國家安全議題」，不久前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BfV）就證實有組織的假新聞操作試

圖干擾德國的選舉。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也受到試圖破壞有「基礎設施性質」的

網路架構。美國在歐巴馬政府時期，也正式簽署「波特曼—墨菲反宣

傳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簡稱「反宣傳

法」）反制來自其他國家包括以假新聞的方式帶來安全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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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我國政府正在研究各種包括立法在內的反制措施，以維護國

民的安全跟國家的自由民主。（同上引）

不過，前行政院長林全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網路假新聞議題對於社會

造成的重大影響不能輕忽，政府會在維護網際網路自由開放的前提下進行網路治

理，由業者及第三方團體建立『真實查核機制』，期能有效遏制，而不會以立法

或修法的方式來管理」（盧素梅，2017a 年 3 月 16 日）。由上述所言可知，假新

聞實與社會情境因素息息相關；由於情境不同，假新聞形成的原因和現象便不相

同。

如果再把場景拉到中東阿拉伯社會，會發現與阿拉伯有關的假新聞事件，更

早已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先從兩部紀錄片談起。一部是 2009 年的《神秘男孩之

死》（The Child, The Death and The Truth）；還有一部則是 2016 年的《謊言拍立

得》（All Lies or What? When News Become a Weapon），這兩部紀錄片都曾在公

視播出。《神秘男孩之死》的事件發生時間是在 2002 年 9 月 30 日，地點在加薩

走廊。法國二臺拍到巴勒斯坦男孩穆哈姆德阿杜哈死在父親懷裡，全世界因此指

責以色列謀殺。但經過一名自由工作者多年調查，並諮詢有關彈道射擊、現場重

建、唇語檢視等專家後，確認是一則假新聞，進而控告法國二臺。《神秘男孩之

死》的德國紀錄片製作者更在片中直指，這是一場由巴勒斯坦人主導的假新聞，

並稱之為「巴來塢」，意即巴勒斯坦像極了西方的好來塢，只要戲劇性，不必有

真實性 (Hessischer Rundfunk & Schapira, 2009)。

另一部紀錄片《謊言拍立得》則以敘利亞的一則影片開頭。這名小男孩試

圖搶救一名小女孩。他先是中槍倒下，身上還冒出白煙。但影片中可看到小男孩

又爬了起來，並且救了小女孩 (Scherer, 2016)。這部影片在 YouTube 上約有百萬

人回應，最後發現其實是反戰團體拍的宣導片。該片由挪威製片商拍攝，故事純

屬虛構 (Mackey, November 18, 2014)；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等西方媒體未查證該影片真實性，便大幅報導傳播 (Al Jazeera, November 22, 

2014)。

這兩部紀錄片內容都與阿拉伯世界有關，主題背景都是阿拉伯情境，相當值

得探討。一個是在加薩走廊；一個是在阿拉伯之春後峰火連天的敘利亞。這兩個

發生在中東的重大戰爭事件，同樣面臨一場激烈的媒體戰爭。本論文明白中東問

題的複雜性，非本文所能囊括與解析。本文僅以加薩走廊事件與阿拉伯之春這兩

大新聞事件作為探討主軸，以說明阿拉伯媒體和相關的假新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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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媒體生態情境與西方民主國家並不相同，1991 年發生第一次波灣

戰爭，CNN 有關波灣戰爭的報導就和阿拉伯世界的媒體內容形成強烈的對比。

當時阿拉伯國家的媒體報導都是靜態的、檢查過的新聞，不像 CNN 提供現場立

即播出的動態新聞，甚至比阿拉伯媒體更具公信力 (Figenschou, 2014)。2003 年 4 

月 9 日，美國主導的聯軍攻占巴格達，結束了海珊（Saddam Hussein）的統治。

當西方與阿拉伯新聞播出伊拉克民眾快樂地歡迎解放者（liberators）進入自己的

首都時；在伊拉克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其實是一片沮喪的心情。因為巴格達是

極具歷史與阿拉伯共享價值的象徵，卻已淪入西方人手中 (Rinnawi, 2006)。西方

媒體與阿拉伯世界幾乎衝突的媒體觀點，實導因於兩個世界情境的互斥。Rai & 

Cottle（2010，轉引自 Figenschou, 2014: 4）在檢查全球衛星的所有權時，發現西

方控制的媒體都是在全球的階層上運作。他們兩人認為西方衛星新聞媒體控制了

新聞的流向與形成，這些西方媒體輕而易舉地，就可把他們的新聞帶到全世界。

這樣的結構從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正好突顯西方媒體的優越性。

然而，一旦媒體生態改變時，新聞傳播現象也跟著全盤改變。Figenschou 

(2014: 2) 則認為，像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這樣的跨國衛星電視，成功改變了

全球媒體的視野，同時也挑戰商業的英、美新聞媒體，並導致資訊逆流（contra-

flows）的現象發生，也就是資訊首次由南方向北方流動。最常引用的例子是西方

領導性的媒體如 BBC、CNN 與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在 2003 年伊拉克戰

爭期間，對半島電視臺的依賴，均有助於強化戰爭中的「阿拉伯觀點」 (Mellor, 

2011b: 8)。Sakr (2007: 116) 於是以傳播理論中的逆流來形容 911 事件後的半島電

視臺。911 事件後，美國以炸彈轟炸阿富汗。2000 年時，半島電視臺是阿富汗唯

一的電視臺，半島電視臺有很多管道取得西方媒體也想要的新聞報導，後來又做

了 2002 年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的報導，當阿拉伯民眾從電視上看到加薩的

巴勒斯坦人時，覺得非常挫折 (Seib, 2008)。2003 年美國侵略伊拉克的報導，半

島電視臺都得到強烈的迴響 (Miles, 2005: 3)。

至於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假新聞，這類訊息透過社群媒體傳播、西方主流媒

體報導，似乎也企圖形成資訊逆轉的效果。本論文於是借用「資訊逆流」概念，

進一步詮釋阿拉伯的假新聞的事件。本論文試圖解析阿拉伯世界對媒體報導的歧

異看法，並指出阿拉伯世界假新聞可能產生的情境因素，最後也將說明若干國際

媒體如何處理阿拉伯新聞。本研究者曾於2012 ~ 2014 年間，先後就《紐約時報》、

《衛報》、BBC、半島電視臺等四家國際媒體進行研究，相關訪問即來自其中。

由於訪問期間正好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國際事件，每一家媒體都談到辨識新聞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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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之後英國、美國又陸續發生假新聞事件，本論文於是整理出相關訪談內

容，並將此一訪談內容與閱讀的相關文獻整理在一起，希望能呈現有關阿拉伯問

題的新聞探討。

貳、假新聞與社群媒體

自新聞產業發展以來，假新聞就從來不是新鮮事。美國新聞史會從 20 世紀

早前的「黃色新聞」（yellow news）說起 (Martin, January 25, 2017)，更有批判美

國政府借用公關影響新聞報導的假新聞（pseudoreporting）探討 (Greve, June 15, 

2005)；此外，《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曾先後發生記者造假事件，也是

一種假新聞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16)。臺灣也有政治人物炒作新聞

的腳尾飯事件（陳嘉恩，2009 年 10 月 13 日）。上述假新聞是以傳統媒體為傳

播通道，這些假新聞案件並非本論文討論的重點；如今處於數位時代中，有人認

為更是創造假新聞的黃金時代 (Haire, December 18, 2016)。21 世紀網路興起後的

假新聞事件中，複雜性也因此增加。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查，只有 11% 

的受訪者不會受假新聞混淆；同時，在目前政治極端化的數位環境中，要定位與

評價假新聞將比過去更難 (Frederiksen, 2017)。

網路數位時代開展出全新的資訊傳遞生態，不但速度加快，傳播模式也從

傳統媒體的一對多、轉變為多對多的模式。從歷史來看，廣播花了 50 年時間，

才使聽眾增加到 50 萬；電視則是花了 15 年才達到 50 萬的收視戶；反觀網路

卻能以數十億閱聽眾的增加速度來計算 (Saxena, 2004: 209)。網路上各式平臺興

起，社群媒體平臺如臉書、推特等消費者人數更是激增，公民新聞或是使用者式

的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簡稱 UGC）大量興起 (Bowman & Willis, 2003; 

Gillmor, 2004)，成為數位新聞時代的主要特徵。也因此學界多半同意，網路新科

技確實有助於民主發展 (Fenton, 2010: 6)。

美國學界在使用「假新聞」一詞時，也明白這個名詞的用語並非與新聞有關，

美國大選時的假新聞並非來自主流新聞媒體。但因為沒有其他替代名詞，所以會

用引述的形式呈現（例如 “fake news”），意指該現象指涉的資訊已超過所謂的「新

聞」範圍，而且是關於整個資訊的生態系統 (Wardle, February 16, 2017)。然而，

當假新聞在美國大選事件引發軒然大波時，人們才發現，曾經被視為民主化象徵

的網路與社群媒體，如今卻成為假新聞的溫床。

「假新聞」最廣的定義在於設計一虛構的資訊，以誤導讀者相信此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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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藉此增加點擊率以使該來源受惠 (Bolton & Yaxley, 2017)。「假」這個字其實

無法完整解釋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的多元型

態。Wardle (February 16, 2017) 認為假新聞可能與以下三個面相有關，包括：一、

創造和分享內容的各種形式；二、創造這些內容的動機；三、這些內容被傳播的

方式。Wardle 認為錯誤的內容為從無心的到有意控制欺騙等都是。Borel (January 

4, 2017) 則認為假新聞並不是為了告知，而是希望散播懷疑的種子，讓人分心，

並且提供矛盾的、讓人困擾的新聞訊息。尤其，大量發展的新聞網站，已經形成

「新聞」與「意見」的混合體，也就是意見看起來像是報導，報導又看起來像是

公關和廣告。這些內容大量出現在我們的手機 APP 當中 (Bean, 2017)。

目前「假新聞」議題已引發全球熱議，是因為如今民眾進入媒體的門檻下降，

人們很容易就可以架設網站，發布看似新聞的訊息。加上社群媒體的使用不斷攀

升，2016 年，臉書已有 18 億人使用，推特則有 4 億，共計有 40% 的美國人從臉

書獲得資訊，再和外界分享資訊 (Allcott & Gentzkow, 2017)。「教宗方濟各支持

川普」、「歐巴馬在肯亞出生」等都是有人製造的假新聞，在臉書上卻仍有數以

百萬的使用者分享此一訊息 (Cellan-Jones, November 27, 2016)，可見社群媒體更

適合進行假新聞的傳播。如果要問今日最重要的新聞來源，或是最有影響力的媒

體，答案恐怕會是臉書。

社群媒體經常成為假新聞的來源，原因在於：一、社群媒體生產內容的成

本低，常是假新聞製造者進行短期策略時採取的方法；二、人們從手機等新聞窗

口接觸這類新聞，沒有機會辨別真假；三、研究已指出，臉書已經出現意識型態

分隔的現象。這使得人們更喜歡從臉書等社群媒體獲得資訊，而且更可能接觸到

證據力較低的訊息 (Allcott & Gentzkow, 2017: 221)。更有研究指出，假新聞為一

使用情感去獲取注意力和觀看時間，並換成廣告收入的經濟學 (Bakir & McStay, 

2017)。在頂尖的新聞網站排名中，社群媒體只占 10.1% 的流量，但假的新聞網

站卻大量使用社群媒體，占了 41.8%，更可說明社群媒體對假新聞提供者的重要

性 (Allcott & Gentzkow, 2017: 222-223)。

假新聞也常使用標題抓住人們關心醫療的心態。如今每一個人都可以使

用網路，卻極少有人可以正確解釋醫學研究的結果。點擊假新聞的標題後便可

引導使用者去某個網站，或是讓故事的提倡者獲利，醫界發現當中常涉及未證

實的藥物販賣 (Bolton & Yaxley, 2017)。為了扭轉此一現象，醫師和 Google 醫

師（Dr. Google）已經奮戰多年，醫生們不斷要求 Google 消去假訊息（bogus 

information），提供正確的醫藥聯結在 Google 網站，或者應協助使用者分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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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是真的」等無效的訊息 (Martin, January 25, 2017)。

社群媒體的分享更是驅動人們可以密集地分享新聞，有時單是看了標題或照

片就會立刻分享給他人，這個現象說明雖然很多人有機會參與更大的網路資訊，

卻極少人瞭解它 (Dempsey, December 14, 2017)。也因為目前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信

任下降，以致當主流媒體拆穿這個訊息時，並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有的民眾甚

至更相信假新聞。就有一則刊在《紐約時報》的揭穿文章，竟在社群網絡上受到

挑戰，並有 25 萬人看過這些內容 (Mihailidis & Viotty, 2017)。2016 年英國的脫歐

公投與美國大選，已經跌破民調專家和媒體眼鏡，社群媒體也因為創造鼓勵假新

聞的同溫層而受到責備 (DiFranzo & Gloria-Garcia, 2017)。

參、阿拉伯世界的媒體情境

在西方自由民主體系中，新聞主要在於幫助公民學習扮演角色、回應與進行

辯論，並從討論中做出最好的選擇。在西方民主社會傳統中，媒體有權力增加公

民與政府間的互動，使政府更加透明，開啟直接民主的潛能。並提升民眾參與公

共辯論的認知，強化公民社會、公民權益與民主價值 (Zayani, 2005: 35)。不過，

西方民主中媒體運作的架構，卻未在阿拉伯世界出現。開始發展的阿拉伯媒體，

也未能扮演一如西方媒體的角色。

1980 年末，阿拉伯世界的電視一直由政府控制，收看的人有限，並且只能

扮演國家在特定議題中的傳聲筒。直到 1991 年，當第一個私立的阿拉伯世界電

視臺在倫敦設立時起，電視傳播在阿拉伯世界就是一個很大的革命。但是電視對

於阿拉伯社會的民主化與文化實現並沒有太多幫助 (Ayish, 2011: 85)。Ayish (2010) 

將電視發展分為形成（1954 ~ 1976）、國家化（1976 ~ 1990）、全球化（1990

至今）等三個階段，阿拉伯世界和外界始終仍有相當的隔閡。直到因為接連不斷

的戰爭，才開始讓西方媒體記者有機會認識阿拉伯世界。為 ABC 報導伊拉克新

聞的戰地記者 John Quinones 就說：

戰爭爆發後，我們到伊拉克南部一個叫 Um Qasr 的地方，這是一

個海港城市。我們的第一個故事是報導這裡的孩子，我把約十二個孩

子集中在一起，問他們對美國的印象。這是一群八、九、十歲的孩子，

他們認為美國人是有錢的，這真是錯誤的觀念。至於自由，他們真的

不瞭解，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自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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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了一些人的家，看到他們的冰箱，客廳、廚房的樣子，我

於是報導這裡的人每天是怎麼過日子的。我發現他們真的一無所有，

也許有一塊肉，但他們有比較多的米和馬鈴薯。我想起這些孩子談到

美國人入侵、美國人的出現，以及他們的希望時，我真的很感動。

(Thomsen, 2010: 149-150)

儘管西方記者負責將訊息帶到全世界，但這個任務並不容易達成，並且相當

危險。《紐約新聞日報》（Newsday）攝影記者 Moises Saman 就說：

戰爭發生一個禮拜後，我們便被抓了，我們的簽證不被接受，並

要求我們立即離開伊拉克。但我和編輯商量，認為我們一旦離開，就

無法再進來，在那個時候我們也不可能拿到新的簽證。我們只能儘可

能待在我們雷達的範圍，我們決定繼續留在巴格達，從伊拉克的觀點

進行報導。一個禮拜後，我們被追蹤到，我想他們一定認為我們是為

政府做事的間諜，我們被帶到 Abu Ghraib 監獄，在非常強大的國際壓

力下，對方花了八天瞭解我們的身分，我們在八天後獲釋並前往約旦。

(Thomsen, 2010: 155-156)

因為媒體科技的發展，阿拉伯內部的媒體生態出現改變。首先阿拉伯的衛

星電視像是先驅者一樣，為社會大眾建立自由新聞（freewheeling journalism）的

面貌 (Seib, 2008: 25)，像半島電視臺的阿拉伯媒體開始從阿拉伯觀點報導自家新

聞。Figenschou (2014: 10) 注意到，阿拉伯記者關注泛阿拉伯地區與更廣的穆斯

林世界，更甚於單一國家。對阿拉伯媒體來說，有四條代表圖騰的紅線不要輕易

踩。第一、媒體要注意不要提倡反對勢力。第二、媒體不能批評統治的王室家族。

第三、媒體要小心報導宗教議題，因為穆斯林不同國家間對其他宗教的看法未必

相同。第四、既有的社會與性別圖騰依然存在，所以媒體不要公開報導有關色情

書刊、性關係與家庭內的關係 (Figenschou, 2014: 11)。上述，都讓阿拉伯的報導。

呈現泛阿拉伯主義的特點，並能獲得阿拉伯世界民眾的關注。

就內容上來看，若與西方媒體的報導內容相較，會發現阿拉伯媒體非常強調

政治新聞；特別是與外國政策有關的政治新聞，常會成為泛阿拉伯媒體的頭條。

這其中有三個因素導致：一、記者認為政治新聞比經濟、文化新聞更重要；二、

記者通常會認為，因為已提供過多的政治新聞給觀眾，以致阿拉伯觀眾過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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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於是會更想看這類新聞；三、來自衝突極多如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

蘇丹的記者，傾向報導更多有關他們國家的政治新聞，並且在新聞室中以專家身

份，去討論他們國家的對外政策 (Mellor, 2011a: 87)。

在阿拉伯媒體中，較少見到人情趣味新聞。之所以如此，實和中東局勢有關。

由於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問題的重要性，提供了政治新聞的優先性。約旦裔英

國記者 Sadig 說：

歐洲在二次大戰前，不可能有人情趣味新聞，一定是有關武器與

飛彈的新聞。他們也不會報導一個飢民的新聞，因為每個人都是飢餓

的。現在在阿拉伯世界就有很多飢餓的人，我無法將他們從政治議題

中抽離，而去報導軟性新聞如名人新聞等。我們必須報導伊拉克、以

色列與阿拉伯的緊張關係，以及伊斯蘭。(Mellor, 2011a: 92)

也有阿拉伯記者提到：

如果我像歐洲記者一樣，開始討論鴨、狗等新聞，我一定會被阿

拉伯民眾宰了。這裡每天都有人被殺，我們居住在一個複雜的地區裡，

不像歐洲人過著輕鬆的生活，他們面對最大的問題可能是鳥感冒了。

(Mellor, 2011a: 95)

黎巴嫩裔英國記者 Hesham 則說：

我的爺爺告訴我，坐在地上的人和坐在沙發上的人，是非常不一

樣的。所以，如果有一個黎巴嫩人告訴我他很沮喪，並不會引起我的

注意，除非他得了癌症或快死了，我才會注意他。但英國人生活在奢

華的環境中，有人沮喪他們就會很在意。他們的苦難沒有我們這麼多，

我們定義痛苦也和英國人、美國人不同。受苦對我們來說就像瞎眼、

死亡，是真實生活中的危機。(Mellor, 2011a: 96)

阿拉伯新聞中離不開戰亂，卻不是每個新聞從業者都同意上述的想法。阿拉

伯衛星電視臺（Al Arabiya）執行編輯 Nabil Khatib 是巴勒斯坦人，他曾經報導以

色列與阿拉伯的衝突事件。Khatib 無法忍受鼓勵暴力的人，特別是新聞媒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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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都是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導致，並且煽起人們的仇恨。他希望阿拉伯

新聞可以更接近人們的平常生活。他說：

已經五十年了，所有阿拉伯人聽到的只是以色列、巴勒斯坦、

美國人、阿拉伯人等，但從沒有報導為什麼某人會這麼窮、這麼挫

折、這麼不快樂？以及關注孩子的健康與教育情形。如果你去問一個

阿拉伯人，他最近關心的事情是什麼？得到的回答可能是耶路撒冷

（Jerusalem）或伊拉克，因為新聞媒體一直告訴他們這方面的事。(Seib, 

2008: 24)

突尼西亞記者 Raqya 也認為阿拉伯世界過於忽略社會問題。她說：

我們的新聞總是以屠殺開始，真的是夠了，西方媒體可以把一個

迷路的小孩當成新聞頭題，他們很關心性侵或戀童等社會問題。我們

也有這方面的困擾，但我們總是忽略它，我們應該更重視這樣的問題

才是。(Mellor, 2011a: 97)

阿拉伯民眾除了依賴電視獲得訊息。研究發現，有三分之二的突尼西亞民

眾、以及 90% 的埃及民眾在阿拉伯之春的啟蒙上，都是靠電視獲得訊息。在阿

拉伯公共領域間，電視依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此同時，社群網站也提供很

多素材，成為阿拉伯世界另一個傳播重心。在阿拉伯之春（2011 ~ 2012）發生前

幾年間，社群媒體公共領域成為新的論述平臺，要求政治改變、民主自由以及認

同等論述都可在此出現。阿拉伯民眾可以在許多新的社群平臺上表達意見，地區

的界限因而打破 (Figenschou, 2014: 12)。但民眾在社群上發布的新聞真真假假，

當阿拉伯民眾試圖對抗西方強大的資訊時，便可能導致假新聞發生。

為了說明網路的重要性，Seib (2008: ix) 就曾比喻說，「中國的未來不僅在

於中國共產黨，也繫於網路上的部落客。中東的心靈戰場不僅在巴格達街上，也

在半島電視臺的新聞報導與談話性節目間。蓋達組織下一次的攻擊不必由賓拉登

指揮發動，可能是由全球網路上細胞所發動」。Seib（同上引）想說的是，「衛

星電視、網路與其他高科技工具，都能重新形塑政治」。在人們考量今日的新聞

時，必須瞭解虛擬的網路，可以同時提供騷動與進步。即，和平的改變與恐怖主

義的攻擊，都同樣共享網路這個虛擬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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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阿拉伯世界爭奪詮釋權

從全球媒體的角度來看，所有領導性的全球媒體都來自西方。這使得阿拉伯

社會與民眾內心明白，若想獲得認同，必須將訊息傳到全世界，並讓世人認知阿

拉伯值得關注的戰亂現況。然而，阿拉伯問題複雜糾葛，在報導時，經常可能發

生立場與觀點問題。

以加薩走廊情勢來說，便有阿拉伯觀點和以色列觀點之爭。在這樣的氛圍

中，新聞真假也會產生爭辯。這裡是複雜中東問題的起源，不論以色列或巴勒斯

坦，都在爭取輿論的主導權。

以色列於 1948 年建國後，在 1967 年占領當時由埃及統治的加薩走廊，接

著又占領約旦河西岸與耶路撒冷。加薩走廊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難民區，並

以 3.35% 的比例成長；有 65% 的人口在 25 歲以下，43.5% 的人失業或無法找

到工作。2005 年，以色列人認清自己不再能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控制加薩人

（Gazan）時，於是撤出軍隊在緊臨加薩的圍牆外。儘管以色列撤出加薩，卻還

是想掌握加薩。2009 年時，計有 69% 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 (Merriman, 2012)。

一、以加薩事件為例

從以色列觀點來說，以色列於 2008 年 12 月 7 日展開一個有限的軍事行動，

稱為「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簡稱 OCL），以對抗在加薩走廊代表

加薩的巴勒斯坦團體哈瑪斯（Hamas）。哈瑪斯成立後，便和以色列展開暴力衝

突。自 2001 年起，哈瑪斯發射火箭與迫擊砲彈到以色列的城市與城鎮，又派自

殺炸彈客轟炸以色列的公共巴士、咖啡廳、超級市場、大學與戲院等。以色列自

然有權利保護自己，唯一問題在於比例（proportionality）原則。以色列對抗哈瑪

斯是一個國家與非國家間的戰爭，是一場穿著軍人制服與穿著平民衣服戰士間的

戰鬥。穿著平民衣服的哈瑪斯戰士混在一般民眾中，經常以女人與小孩為護罩 

(Giboa, 2012)。2009 年 1 月 3 日，以色列展開地面行動，1 月 17 日提出停火協定，

1 月 21 日以色列撤銷它的軍隊。Giboa (2012) 從以色列的觀點出發，證明很多問

題之所以產生，主要因為半島英語臺（Al Jazeera English，簡稱 AJE）對 OCL 的

偏頗報導，半島電視臺更報導指出西方媒體已有偏見地偏向以色列。

Giboa (2012) 之所以提及半島電視臺，是因為半島電視網是目前最關心加薩

情勢的阿拉伯媒體。在一些主要新聞上，可以發現半島英語臺一直進行反同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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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hegemonic）的報導，以挑戰美國的權力。半島英語臺和半島阿語臺一

直報導 OCL 是主要的破壞者 (Youmans, 2012)。從阿拉伯觀點來看，以色列侵略

加薩是發生在和哈瑪斯政府簽訂六個月停戰協議之後，雙方均不太高興繼續使用

「停戰」這個名詞。對以色列來說，這關係到與加薩哈瑪斯的正當性；對巴勒斯

坦來說，它認為自己始終處於遭圍攻的狀態。在 2008 年 12 月底以前，巴勒斯坦

方報告指出以色列打破停戰協議超過 120 次，並因此造成雙方的緊張關係。2008 

年 12 月 27 日，以色列的噴射機大規模空襲哈瑪斯在加薩城的設施，並有數以百

計的軍官在畢業典禮中死亡或受傷。直到 2009 年 1 月美國總統歐巴瑪就職典禮

前，才暫時停火。

類似的因果關係導致巴勒斯坦人的怒火。半島電視臺大量報導加薩的新聞，

也引來更多人支持巴勒斯坦，主要因為它傾向巴勒斯坦的報導方式。像是殘廢的

民眾、無家可歸的女人與小孩，無法運作的醫院等，人們因為相信這些報導而提

供更多援助。在所有反加薩戰爭中，巴勒斯坦人被認為是英雄，以色列則被視為

是壓迫者 (Ayish, 2010: 223)。半島英語臺曾經報導：「已經有超過一千個巴勒斯

坦人死亡是全球性的故事，但全球媒體卻不知道」(Merriman, 2012: 128)。

半島英語臺還指出：

美國媒體似乎有一種奇怪的強迫症，在報導加薩攻擊事件時，總

是提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樣的篇幅，去討論他們的受難情形。如果

一個以色列母親在巴勒斯坦攻擊中失去五個女兒，《華盛頓郵報》就

會以一樣的文句報導沒有損傷的巴勒斯坦母親，然後再提出一個問題：

『是誰在以色列的攻擊中僅僅只是心煩意亂而已？』換言之，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在媒體報導中總會有「對比」效果出現。（同上引）

半島英語臺記者 Habib Battah 因此質疑：「有關阿拉伯的挫折、被剝奪的情

境、消失的巴勒斯坦觀點、消失的犧牲者觀點與聲音，為什麼會在美國媒體中消

失、或是受到扭曲？」（同上引：128-129）。

在 2009 年 1 月加薩地區發生衝突時，所有會說英語的記者中，只有半島英

語臺的人在加薩，這也和半島英語臺一些創新實驗有關。2008 年 11 月，半島英

語臺開始發展公民新聞學，有一個專屬網頁致力從廣大的國際觀眾中，尋找新

聞的見證人。在加薩衝突時有一個 Your Media 網頁，收集許多由巴勒斯坦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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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片與照片。公民記者會利用各個社群網站傳來消息，但需要有經驗的專業

記者來驗證新聞真假，確認為真後就可整合到主流媒體的報導中 (Powers, 2012: 

213)。自然，一般民眾並無法分辨訊息真假。

二、以阿拉伯之春為例

在美國 911 事件十週年時，賓拉登於 2011 年 6 月遭擊斃，又使得全球媒體

關注蓋達的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Terror War），美國尤其如此。這時，發生在

阿拉伯的一連串起義（uprisings）取代了恐怖主義的論述，取而代之的是中東與

全球的民主改革 (Kellner, 2012: 208)，後來世人將阿拉伯這一連串的民主改革稱

為「阿拉伯之春」。但西方傳播學者 Kellner (2012: 230) 卻批評西方媒體，在報

導埃及時，總是強調日益普及的貧窮問題、埃及社會的起義只是破滅的幻想等。

自從 2010 年 12 月，突尼西亞展開政治覺醒行動起，緊接著埃及、利比亞、

敘利亞、葉門與巴林也接連揭竿而起。阿拉伯之春的採訪極為困難，因為敘利亞

政府反對國際媒體報導，有抗爭者只好自行拍攝電視影像（DIY videos）再對外

傳送。於是，政府攻擊示威者的畫面被拍下，受傷與死亡的示威者、葬禮等都

一一被拍下，並且在網路與全球媒體播出，說明敘利亞國家恐怖主義正在對抗它

的人民。在敘利亞政府攻擊哈瑪市（Hama）期間，很多的報導都在半島電視臺、

BBC 與其他電視網播出 (Kellner, 2012: 232-233)。有關敘利亞示威者被殺的報導

從 2012 年 8 月到冬天，每天都有人報導。半島電視臺、BBC 與其他電視網都播

出業餘者拍的電視帶，內容包括坦克進到哈瑪市中心，並且砲轟民眾活動的地

區、民眾逃避槍擊、狙擊兵與屋頂槍殺民眾、以及屍體畫面等。也有人報導有一

個女孩被坦克碾碎等各種恐怖的鏡頭 (Kellner, 2012: 233)。再一次，民眾的影帶

引發全球關注敘利亞暴力。

社群媒體出現後，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調查，有 61% 的人將臉書做為政治訊息的主要來源，這樣的訊息對政治

活動必然形成直接影響 (DiFranzo & Gloria-Garcia, 2017)。該調查也指出，民眾

仍然依賴地方電視新聞和其他大眾媒體為資料來源。日前像是阿拉伯之春的政治

運動，也引發許多人在臉書、或是推特分享資訊 (DiFranzo & Gloria-Garcia, 2017: 

32-33)。

在阿拉伯世界的媒體如半島電視臺，也會鼓勵民眾加入報導行列。例如更早

在 2010 年的伊拉克選舉中，半島英語臺便提供輕型錄影機給意見領袖，以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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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整個選舉過程 (Powers, 2012: 215)。同時，由於半島英語臺瞭解不可能在每

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記者，也不能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半島英語臺相信伊拉克進行

選舉時，伊拉克人就可以幫助他們記錄這場選舉（同上引）。半島英語網曾指出：

「每一個影片中的人都是一般伊拉克人，他們的觀點和經驗很少在新聞中出現。

透過影片，我們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臉孔，並對伊拉克內部有更多

的瞭解」（同上引）。在阿拉伯起義時期，由於阿拉伯之春為本世紀的大故事，

加上發生在自己的家鄉，所以半島可以比其他競爭者有更好的報導 (Figenschou, 

2014: 15-16)。半島英語臺也提供網路活躍份子（activists）論述權力，不但報導

他們，還讓他們的論述內容得以傳播出去，無形中造成培力（empower），並且

是用當地人的論述來形塑阿拉伯之春的啟蒙運動 (Youmans, 2012: 63)。

其次，半島英語臺的策略就是儘可能聘用當地人為特派員，這些當地記者

表現得要比國際記者來得好。根據半島英語臺的策略，它的記者就住在新聞故事

中，更可以掌握半島電視臺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更能瞭解正在發生中新聞的複雜

性。他們也能說當地的語言，瞭解當地的文化、宗教與生活方式；也比較知道如

何與當地官員打交道；自己的人脈資源也比較多，也較可以公平呈現地方觀點 

(Figenschou, 2014: 17)。Robertson (2012) 也發現半島英語臺比它的競爭者 BBC、

CNN 更積極使用社群網站。

伍、新聞逆流與西方主流媒體

冷戰過後，西方國家較有意願介入人道危機，其中最特別的是 1991 年的伊

拉克北方與 1992 年的索馬利亞（Somalia）等戰爭，更被認為是因為受到新聞媒

體（特別是指 CNN）報導人民受傷，才能促使西方政府發動人道救援行動，也

就是所謂的CNN效應。《CNN效應》（The CNN Effect）一書作者Robinson (2002) 

關注後冷戰時期電視立即報導（real time TV）等問題。

半島電視臺則崛起於 1996 年。在 2000 年加薩與約旦河西岸衝突（intifada）

發生期間，半島電視臺每天進行接力式的報導，並且將殉難視為英雄主義的行

為。這些死亡英雄的葬禮透過衛星在阿拉伯的電視上播出，觀眾也為這些因以色

列攻擊罹難的犧牲者哀悼。阿拉伯與穆斯林的情感大量洩出轉而為反猶太的憎恨

情緒，穆斯林也相信他們是以色列羞辱的集體目標，共謀者尚有美國與西方聯盟 

(Seib, 2008: 15)。Seib 著有《半島效應》（The Al Jazeera Effect）一書，半島電

視臺一樣從衛星新聞頻道出發，多少認為這兩大電視衛星新聞，有一定的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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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El-Nawawy & Iskandar (2003) 認為阿拉伯觀眾對於半島電視臺的看法兩極。

一些人指控它提供媒體通路給異議者和反政府的人發聲的工具；也有人認為半島

電視臺是衝突區城中，唯一新聞客觀的媒體。

包括加薩走廊情勢與阿拉伯之春等阿拉伯事件，都有假新聞陸續流出，假新

聞從阿拉伯地區向西方擴散。若使用逆流概念，則說明訊息的方向是從邊緣流向

中心，是從地球之南到北方 (Sakr, 2007: 117)。逆流概念也能解釋假新聞事件試

圖改變媒體訊息的生產與傳播等權力關係。假新聞藉著煽情主義放送阿拉伯民族

痛苦的一面，這些假新聞的產生動機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假新聞在媒體策略上確

實形成逆流效果。假新聞讓阿拉伯情境受到西方媒體大幅放送，藉著兒童、母親、

死亡等博得了全球的同情。但也必須指出，遭到揭穿的假新聞反而可能傷害全球

對阿拉伯議題的認知。媒體人士更不希望看到假新聞，因為這對新聞信任都是一

大傷害。

然而，不論是加薩衝突或是阿拉伯之春，都是國際媒體可能關心的新聞。由

於西方主流媒體無法立即到達，只好依賴網路上的訊息。為了阻止假新聞成為主

流媒體報導的內容，有經驗的媒體都採取了一定的做法。以半島電視臺而言，雖

然大部分都是半島電視臺的新聞記者親自採訪，但很多時候也會出現無法進入新

聞現場，必須靠當地人提供可信的資料。半島英語臺記者歐瑪艾爾沙勒赫（Omar 

Alsaleh）說：

底格里和莫蘇被攻陷那天，我看到很多視訊、照片，戰士在街上

的照片，都是不容否認的證據，然後政府切斷網路，消息全部中斷；

打電話到政府，他們也不回。幸運的是，我們一些眼線有無線電，或

找到有網路或電話的地方，跟我們聯繫；然後我們會和別的消息來源

以及通訊社核對內容。例如他們說伊拉克部隊控制了底格里，我們打

電話給消息來源，得知那裡確實打過一仗，政府軍打跑了叛軍；然後

再核對路透和 AP 等通訊社的報導內容，才能確認是否為真。有時通訊

社沒有消息，只有我們有時，我們就會和底格里的眼線取得聯繫，若

說法一致就採信；若他說沒這回事，我們就暫時不播。（作者訪問，

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7 日 )

負責電視訪談節目的蕾發索（Rafah Sobh），也有關於敘利亞的報導經驗。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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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的報導很大一部份是靠我們訪談組，因為必須在現場

找人訪談播上螢幕，而很多地方禁止我們去採訪，例如敘利亞，我們

得依靠活躍人士、或請當地記者為我們報導；藉這些訪談，讓阿拉伯

世界知道事情真相，因為敘利亞電視臺總是粉飾太平，否認有革命，

也沒有殺戮，隱瞞真相。當埃及政府說沒有什麼示威活動。當半島阿

拉伯臺播出和西方電視臺等不一樣的訪談、砲擊、酷刑、殺戮等現場

畫面時，才能揭露真相，才能說明當地政府如何誤導民眾。（作者訪問，

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3 日 )

半島阿語臺資深製作人、受訪者亞茲以蒙尼西（Aziz Elmernissi）也說：

我們從各種來源和網路接收很多新聞，尤其現在阿拉伯世界到處

在打仗，敘利亞、伊拉克等都是，新聞每天像潮水般進來，消息是否

正確有賴詳察。我們在各現場有記者和消息來源，可請他們查證消息

正確與否，對國際通訊社的報導亦是如此。（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5 日 )

半島電視臺會靠地方人士蒐集訊息，敘利亞便是其中一個敏感地帶。半島

阿語臺（AlJazeera Arabic，簡稱 AJA）新聞部內容經理穆罕莫德沙伐（Mohamed 

Safi）說：

再說敘利亞，我們一再申請前去採訪，但申請送到他們的外交單

位總是沒了下文。我們不能漏新聞，所以也仰賴一些公民記者，或一

些有敘利亞政府同意的電視臺（networks）或頻道，他們有團隊駐在大

馬士革，同時也有人在敘利亞政府失控的地方。總之，儘管敘利亞拒

絕AJ入境，我們仍千方百計報導發生的事情。我們在很多地方有眼線，

在如此艱困的情形下，我們的敘利亞報導仍很出色。（作者訪問，訪

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6 日 )

半島電視臺的各個新聞來源有的像是網路社群中的公民記者，有的則是目擊

事件的當地人士，以業餘者身分提供訊息。Little (July 6, 2012) 認為每一個新聞

事件都可能在社群網站中創造出一個社群，其中有人可能是目擊者，有人則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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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消息；幾乎每個社群都會扮演檢驗真實的角色，這使得網路社群的力量更加

龐大。但半島電視臺與當地社群的關係比其他聚合的媒體更加密切，危險性也更

高，甚至可能出現生命的威脅。

半島電視臺以外，西方媒體一樣關注類似新聞。《紐約時報》負責社群網站

應用的莎夏柯倫（Sasha Koren）說：

社群媒體 2009 年在《紐約時報》新聞部裡只是一人作業，2011 年

1 月擴大成 3 人，那時還有很多人不信社群媒體有什麼價值；不久就發

生反抗獨裁的阿拉伯之春，1 月 25 日開始，從埃及擴及中東各地。接

著 2 月日本發生海嘯和核災。這兩件大事的資訊在社群網站上極快地

傳播，比傳統通訊社如路透等快得太多。人們想知道開羅怎麼樣了，

塔雷爾廣場有什麼事？就會上社群網站。很多埃及人或外國人從那兒

發出報導；當時我們還沒有記者在現場，但找對了人，搭上線，就請

他們代勞，以部落格等方式，補傳統媒體之不足。（作者訪問，2012

年 2 月 2 日）

由此可知，社群媒體在新聞媒體無法親身採訪時，就會成為媒體的訊息來

源。《衛報》報紙和網路製作主任喬那森卡森（Jonason Casson）說：

推特儼然己是突發新聞大看板，記者必爭之地。《每日郵報》的

網站很成功，品質上則很煽色腥，充斥比基尼和上空照片，我們不會

那麼做；我們堅持正派，以新聞立足。我們變得很國際化，五年前上《衛

報》網站，可能看到英國教師罷工、一堆蘇格蘭和威爾斯的政治新聞；

現在則有很多敘利亞、阿富汗的事情。（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4 日）

但社群媒體的訊息品質，卻是一大問題。BBC 的佐雅楚諾瓦（Zoya 

Trunova）說： 

敘利亞動亂時，每天都有約 50 則視訊進入 BBC 的 Hub，品質非

常不一。打打殺殺、受傷的自拍場面；若別無選擇，畫質只得將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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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6 日）

更關鍵的是訊息的真實性。來自社群媒體上的內容，根本無法保證內容必然

真實。《衛報》負責社群網站的蕾貝卡艾林森（Rebecca Allison）也說：

我們必須找到平衡，尤其有突發新聞時；例如敘利亞局勢，我

們未經証實就不報導，即使看來落後，因為最壞莫過於網站報導了錯

誤消息；要想到《衛報》是信譽卓著的媒體，不能在推特或別的網站

上看到什麼就跟，忙不過來時壓力很大。我們發現即時部落格（live 

blog）在查證方面是很有用的工具，開放與讀者互動，新聞也變成活的；

我們也透過雲端，向讀者發問，求助，那是很棒的改變，我們也會從

中得到消息。（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4 日）

有關確定社群網站真實性一事，已經成為傳統主流媒體必須的訓練。《紐約

時報》影音負責人安黛瑞（Ann Derry）指出：

每當發生大事，如埃及暴亂、阿拉伯之春等，都會有很多人上傳

影片。我們通常是透過一家叫 Storyful 的公司，為我們尋找可信的視

訊。這家公司是幾個新聞人創辦的，對於辨識影片很在行。（作者訪問，

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2 月 3 日）

無疑地，如果不是自己的記者採訪的內容，都必須不斷求證，即使這樣，依

然不能完全相信。半島英語臺製作人歐文華生（Owen Watson）說：

敘利亞戰事就是一例，三年來參戰的各造傳出很多視訊，有的來

自戰士，有的來自年輕記者，來源多不勝數。我們憑新聞部的知識，

求證不遺餘力。同時，我們同事中有敘利亞人，他們還會求證地點、

求證天氣如昨天某地下了雨嗎？還會考量消息來源可靠嗎？以前用

過嗎？我們研判帶子上的內容、阿拉伯語的腔調等。我們最後還是不

能說它 100% 可靠，因為那不是我們拍的。（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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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阿拉伯假新聞影響訊息逆流

本論文主旨說明，假新聞的產生必然有其情境因素，更有歷史、社會脈絡可

循，值得大家關注。以本論文關注的阿拉伯情境而言，由於長年的戰爭動亂，加

上社群媒體發達等因素，各類真假訊息都可能在不同的社群媒體中出現。這些訊

息已有多次是以兒童、親情等為訴求，目的似乎是希望能引發國際社會對阿拉伯

問題的同情與關注。

必須澄清的是，本論文無法說明產製阿拉伯假新聞的心理狀態，但從論文

的相關文獻與訪談中卻可發現，阿拉伯假新聞似乎更想引起西方國際媒體注意。

尤其是 911 事件發生後，西方民眾與媒體反穆斯林的情緒升高，美國前總統歐巴

馬競選總統時，因為父親為肯亞的穆斯林信徒，也被他的對手貼上穆斯林標籤 

(Lean, 2012: 4)，甚至成為美國假新聞的內容之一。如今，社會學家也開始關注西

方社會中的「伊斯蘭恐慌」問題。像是美國 FOX 電視臺等媒體散布有關穆斯林

等令人恐慌的訊息，右翼份子更藉此散播扭曲事實與強化意識型態的反穆斯林言

論等（同上引：66）。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阿拉伯民眾為了改變、扭轉西方媒體既存的刻板印象，

讓新聞訊息能夠產生逆流效果，於是因此製造對己方有利的新聞事件，希望能藉

此影響西方媒體的論述？這可以從不少假新聞都能引發西方媒體關注上，來瞭解

假新聞產製可能的動機。然而，國際主流媒體雖然可以透過專業的新聞判斷辨識

真假，卻也無法說明提供假新聞給主流媒體的背後動機。

另一原因則是，阿拉伯世界長期動亂，政權不斷在槍桿下進行轉移，也因

此像是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國，根本拒絕外國記者進入採訪。其他情境複雜

的阿拉伯國家也一樣，不少阿拉伯國家對媒體原本就不友善，以致在中東的採訪

報導不但危險，蒐集訊息也非常困難。即使是來自阿拉伯地區的半島電視網也一

樣，以致在許多時候不得不仰賴當地人士、或是公民記者提供。

在這樣的情境因素下，阿拉伯新聞因為具有新聞價值，可以有價、或是無價

的方式提供給西方等國際媒體，自然難保假新聞不會趁虛而入。假新聞很可能因

此而來，最後就會像本論文訪談的主流媒體所言，一定要多方查證、確定為真後

才能使用。然而，查證卻不是容易的事。

自從美國因為假新聞可能影響大選結果引發全球關注後，各國民眾也擔心自

己的國家境內也發生假新聞。從本論文可以明白，假新聞的產生必然有其情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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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若想真正認識假新聞，就必須瞭解當地的政治社會情境，以及媒體報導的情

形，才不更發生理解偏差。

至於我國如何防止假新聞出現，則需要發動更多的研究，同時加入臺灣本地

的情境因素，才可能獲得正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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